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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和之和：佤族神话中人兽婚的生态审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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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兽婚是佤族神话中关于再生的重要主题，它既是洪水劫难后的一种生存选择，也是一种生态选择。

佤族人认为同姓婚或血缘婚会引发生存危机，并以人兽婚对之进行否定。人兽婚的形式是非和谐的，甚至

是丑的、反生态的。然而，人兽再生的“葫芦”构建了新世界的生态美：整生了人类和自然，规范了万物和人

类的生态位，并达到万物和谐、各族和谐、天人和谐的多维系统性和谐，即最高形态的生态和谐，亦即最高形

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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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观念在中西审美文化中源远流长，“美是
和谐”的美之本质观影响较为深远。继以周来祥

先生为代表的和谐美学学派的“美是和谐”理论体

系之后，生态美学家袁鼎生教授又构建了生态意

义上的和谐美学理论。袁鼎生教授认为“生态和

谐是指生态对象特别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协调与统一、有机与有序、自由与自然”，它统一了

真善美益宜多重价值，［１］并提出“美是整生”（整生

即“系统生成、系统生存、系统生长”）［２］。这就将

包括人类世界在内的整个大自然作为一个完整的

审美对象，并将这个审美对象的系统性和谐视为

整生多种正价值取向的一种美，即生态美。生态

和谐是生态美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涵，是生态系

统的理想秩序，其最高形态是整生。那么，有悖于

和谐、整生的生态结构，通常都表现为混乱、错乱、

散乱、无序等情形，即表现为与和谐相悖的形态，



亦即“非和谐”形态。然而，“和”与“非和”又通常

彼此潜含，可互相转化，从而形成“和之非和”或

“非和之和”的辩证关系，可以说这是客观世界和

艺术世界的一种普遍规律。

神话是人类古老的文化艺术形态之一，其意义

和本质通常难以澄明。佤族神话是人类神话艺术的

组成部分，具有各民族神话的共性，也有自身独特的

风格。统观佤族神话，尤其是关于人类或万物从石

洞或葫芦出（再生）的神话“司岗里”，洪灾后葫芦所

再生的不仅是人类或万物，而更是和谐的大地家园。

葫芦又通常是男祖先与母牛之间人兽婚的产物，这

与兄妹婚母题有一些区别。从生态美学和文化人类

学的视角看，可以说佤族神话中的人兽婚是原始先

民生存智慧的艺术表达，尽管其形式极其不和谐，但

却是对诸如血缘婚不和谐本质的反思，并孕生了生

态和谐的世界。这属于典型的非和之和艺术审美形

态，其生态和谐本质深刻，诚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

利特所言，“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

好”［３］。

一、非和之和的逻辑生发———佤族神话中从

人神婚到人兽婚的演变

　　在佤族神话中，可以说非和之和的审美形态同
时也体现了一种艺术主题，这种主题有一个逐渐深

化的过程。婚配是神话的重要话题之一，在神话中

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佤族神话中的婚配有天

神和地神之间神与神的婚配、人类女始祖妈农与造

物神达能似婚非婚的人神婚、达惹嘎木与母牛的人

兽婚、牙董和达牙之间人与人的婚配等，另外，还有

雷神与虹神的兄妹乱伦。其中，妈农与达能的人神

婚和达惹嘎木与母牛的人兽婚属于典型的异类婚

配。从神话的叙事逻辑看，人神婚比人兽婚早，后者

应是由前者逻辑生发而出的。

洪水神话中，万物绝迹于暴洪。为了繁衍人

类，达能将唾液吐到唯一的洪水遗民妈农身上，随

后妈农生了女儿安木拐。妈农和达能的关系似婚

非婚，但以繁衍人类为目的，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婚

配。妈农为人神合体，既是女神，也是女始祖，处

于从神嬗变到人的过渡环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形象，其秉承神性，开启人性。达能是“开天辟地”

阶段众神中已初显人性的神，其神性中闪耀着人

性的光芒。在妈农和达能的身上，神性和人性的

结构虽然不平衡，但可以互相交流。妈农好似被

神化了的母系氏族社会女首领和女始祖形象，她

与达能的婚配多少曲折地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

婚姻家庭形态。达能则更似“知其母不知其父”时

期众多不知名的父亲形象，但他因被神化而列入了

神谱。妈农和达能的人性尚未充分和完备，于是被

神性压倒，其婚配也随之被神化。就本质而言，妈农

和达能就是安木拐的亲生父母，但神话从来不涉及

达能与安木拐的亲子关系。有些文本对三者的关系

另有处理：“安木拐是妈农的养女”“安木拐称达能

为舅舅”“达能是妈农的兄弟”。［４］４３－４９神话对人物

关系的处理并非毫无理性，这里显然还有血缘婚残

遗，或者可以说这是后期人们对血缘婚的模糊记忆。

由于后来佤族同氏族不婚、同姓不婚观念的强化，人

物的亲属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中不难看

出，当达能是妈农的配偶（非现代意义的）时，其同

胞兄弟身份被遮蔽，安木拐则成了他和妈农的后代；

当达能是妈农的同胞兄弟时，在没有交代更多相关

背景的情况下，安木拐就不能为妈农所亲生。总之，

无论三者的亲属关系如何，都不能犯氏族内婚或同

姓婚这一大忌，这是佤族传统观念中天人秩序及社

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即人们和谐生存的基本保障。

这不仅是神话特殊的艺术创造，更是佤族先民的一

种生存智慧。

如果说人神婚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反血缘婚观念

的话，那么人兽婚应该是这种观念更趋于成熟的曲

折反映。佤族神话中另一个洪水遗民是男祖先（或

首领）达惹嘎木，他也面临着洪灾后的人类繁衍危

机，其合作伙伴是母牛。达惹嘎木与母牛的关系通

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婚配关系，另一种仅是洪灾后

的普通伙伴关系，两种关系最后都产生了葫芦。达

惹嘎木与母牛的婚配关系可谓佤族神话传说、史诗

中的典型故事，如史诗《西岗里》所述：

……

癞蛤蟆就对老人说：

“达摆卡木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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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摆卡木：达惹嘎木的异译。



世上没有人了，

全靠你和母牛了，

你每天要和母牛睡三次，

睡到三年的时候，

你用刀子划开牛肚子，

看看肚子里有没有东西。”

达摆卡木听了癞蛤蟆的话，

过了三年后，

他就把牛肚子划开，

牛肚里样也没有，

独独有一颗葫芦子。

达摆卡木拿出葫芦子，

把它种在西岗里的山头上。

种子种下地，

四个月后才出土。

葫芦长出后，

葫芦藤长满了西岗里，

葫芦叶把西岗里铺得绿茵茵。

葫芦不会结，

最后独独结了一个葫芦。

葫芦长了三年，

葫芦里突然有了声音。

达摆卡木很奇怪，

找到西岗里所有野兽，

他抬来了银斧子，

要把葫芦砍开看。

豹子也来了，

它等在葫芦口。

达摆卡木用银斧子砍开葫芦，

葫芦里走出很多人

……

①

按照神旨，达惹嘎木与母牛婚配，并曲折地生

产了一枚葫芦籽，从种出的葫芦里走出很多人，实

为人类各族祖先以及动物由葫芦而出。此外，《青

蛙大王与母牛》、缅甸佤邦《勐冒县志》收录的《葫

芦司岗里》等文本，讲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

达惹嘎木与母牛的第二种关系，较有代表性的叙

事如《佤族神话与历史传说》所述：洪水暴发时，达

惹嘎木把葫芦籽和一头母牛装进船里，因为洪水

淹世太久，母牛很饿，不小心把葫芦籽咽了下去。

洪水退后，达惹嘎木叫母牛把葫芦籽排出来，并把

它种在一座山的东边。后来，达惹嘎木把结出来

的葫芦劈成两半，朝下的一半是水域，朝上的一半

是陆地。葫芦里的万物便分成了水里的和陆地上

的两类。［４］３７

第二种形式的叙事显然已经有意避免将达惹

嘎木和母牛视为婚配关系，这是神话传说文本的

演变规律，也是人们相关观念演变规律的折光。

从叙事内容的多样性亦可看出佤族神话历时态与

共时态的统一，历时态体现为神话叙事的非线性

曲折演变规律，共时态体现为同一文化艺术事象

以不同变体流布于各地。从佤族神话的整个叙事

语境可粗略探寻人神婚到人兽婚的演变规律：从

人神“接触”繁衍人类到人按照神旨曲折地再生人

类或万物，其间是人与神的距离由近变远，洪水遗

民性别差异还可视为人类历史从母系氏族社会转

化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表征。其中，人兽婚这一节

点可作为解读佤族神话的重要符号，它具有神话

艺术应有的隐喻意义。

二、非和之和本质的生成———佤族神话中人兽婚

艺术形式的审美旨归

　　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人类再生主要得益于兄

妹婚的“合法性”，在佤族神话中则得益于形式非和

的人兽婚，但人兽婚可谓孕育和谐的“有意味的形

式”。

（一）人兽婚潜含对血缘婚的反思和否定

佤族神话中的人兽婚既是洪灾的结果，也是

惩恶型洪水的生态手段（有些异文中，洪水是神的

旨意，目的是让丧失善性的人葬身暴洪，唯留善良

的达惹嘎木繁衍人类），其宗旨是再生人类或再生

善的人类。从佤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人兽婚更

是对血缘婚或同姓婚的深刻反思和有力否定。兄

妹婚是血缘婚在神话中的折射，也可以说是血缘

婚的挽歌。佤族神话中也偶尔出现兄妹婚，但不

构成主流情节，并通常因为“不合理”而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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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沧源县委宣传部，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沧源调查队：《沧源县佧佤族长诗选》（油印本）１９６０年。



甚至变得少见。神话“兄妹神”描述道：“鹿埃姆和

妹妹鹿埃松结了婚，从此，旱谷就长得不好，一年

不如一年，有的人饿死了。看到这种惨景，妹妹鹿

埃松便忍痛离开了她最喜欢的哥哥……”［５］这不

仅是神话的艺术构思问题，更是由文化心理和生

存需要所决定的生态选择。佤族对兄妹婚的避讳

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在神话“司岗里”中，早

在牙董（佤族神话中氏族社会的第三代女首领）时

代，雷神与其姐妹虹神乱伦导致洪水泛滥、瘟疫横

行、谷物不生等，从此同姓婚被严禁，并形成了同

姓不婚的制度文化。至今，同姓不婚仍然是佤族

婚俗的重要内容，或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婚姻制

度。关于这种演变，恩格斯结合美国人类学家摩

尔根的相关研究解释说：

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

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

于对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

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

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

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

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

夏威夷岛上，在２１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
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

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

间结婚。［６］３７

探索走出血缘婚制度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并形

成了神话关于各种异类婚的叙述。就形式而言，相

对于人神婚和人兽婚，基于人性平等的兄妹婚似乎

更合理，也更和谐。但在佤族人看来，兄妹婚实际并

不和谐，而只是一种叠加而成的厚度。在佤语中，氏

族内婚、同姓婚、厚度等概念同音（ｂｕ）。在原始思
维的支配下，佤族认为姓氏叠加式的婚配会引起严

重的灾难而造成人类及万物的生存危机，即造成深

重的生态危机。这揭示了兄妹婚的和谐形式隐藏着

深层结构及本质上的不和谐，也引起了人们对它的

反思，直至最后的否定。

人兽婚或许还暗喻氏族外婚，即原始社会时期

不同图腾组织的男女之间互相婚配，这与禁止血缘

婚本身是统一的。恩格斯表示，近亲繁殖受限制的

部落比把兄弟姊妹婚姻当惯例的部落进步更迅速和

完全，这种进步的影响大至直接引起了氏族的建

立。［６］３７佤族婚礼祝辞也有“家有梁，氏族有姓，骡马

分给人家骑，女儿分给人家娶”的同姓不婚观念，强

调氏族要分支，姓氏要明确，以此限制和规范人们的

通婚范围。因此可说，佤族氏族外婚或同姓不婚观

念之根深蒂固源于对血缘婚的深刻反思，他们甚至

以人兽婚否定血缘婚。这就极大地巩固了人兽婚在

佤族神话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佤族神话中较稳定的

艺术元素。

（二）人兽婚潜含天伦的生态和谐美

人兽婚不仅与原始先民的生存诉求有关，同时

也反映了他们伦理观的转变。与反思血缘婚或兄妹

婚相应，佤族神话中的人兽婚蕴含着一定的伦理观，

包括关于人伦和天伦的观念。这里的“伦”，即类、

同、次序等。佤族神话中的人兽婚旨在维护人与人

之间应有的伦理关系，即人伦。而人伦的天然状态

是天伦，即自然之道、之理。

佤族婚礼祝辞有诗句言：“因为氏族内婚，因为

同姓通婚，人们种谷谷不长，人们种棉棉不开。鸟雀

为采花争吵，人们为情爱争吵……叫我们不要做丢

脸的事，叫我们不要做赧颜的事。”祝辞中的“乱伦

致灾难”和同姓婚者耻两种观念并存，上述雷神和

虹神乱伦情节也是如此，“牙远害羞了，钻到了地

里，变成彩虹，每年只好意思出来两三次”。类似的

观念，如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时，神给底

比斯王国降下了温病之灾，而人们对伦的维护更是

加剧了人物命运悲剧的彻底性。可见，乱伦不仅破

坏人的伦理关系，同时也破坏天人合一的秩序，即同

时破坏了人伦之和与天伦之和，只是天被形象化为

神而已。其中，天伦的破坏是最大、最深的灾难，也

是观念中乱伦本身及其后果的非生态或反生态所

在，它彰显了一种生态丑。佤族对这种灾难似乎具

有本能的恐惧，所以他们的神话中多有对天伦的维

护和重建，这可视为佤族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佤族

这种将普通人伦推及普世天伦的观念，使其生态伦

理观更显生态逻辑性。

可以说，葫芦再生新世界就是维护和重建和

谐天伦的象征。达惹嘎木一劈开葫芦，就明确了

海陆之分，也规范了人类及万物相对独立的生态

位和生态联系，由此也构建了天成的和谐大地。

此内容还包含了族源母题，从葫芦里出来的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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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住在“芭蕉树下”“火烧过的树脚下”“棕树下”，

由此形成了各族祖先不同的外貌特征、文化风格

以及互补的生态分布。因此，葫芦再生的不只是

人类或万物，更是由人类和万物构成的新生态系

统。其中，万物和谐、各族和谐、天人和谐。这种

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性和谐就是最高、最好形态

的生态和谐，它“以万生一”地整生了人类和自然，

生成一个和谐的大地家园。此家园，乃诗意居所，

亦真亦善亦美，亦益亦宜。

三、佤族神话中非和之和的生态逻辑及其普遍意义

从人神婚到人兽婚的嬗变，是神话艺术的审

美规律，或是历史无声的演绎。在表征母系氏族

社会的妈农时代，人们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洪灾后的人类再生只能通过人神婚来实现。到了

以达惹嘎木为表征的父系氏族社会，洪水遗民的

婚配对象就不再是神了，而是回归到地面上的动

物。这可视为佤族神话创作中朦胧的理性因

素———既然血缘婚或同姓婚是全族人的禁忌，以

人神感应繁衍人类也不再是主流观念，那么神话

必为达惹嘎木另寻伴侣。至于为何选母牛，暂无

更多材料可说明。但从其在佤族传统社会中作为

贵重财富或祭神佳品看，似乎只有牛更合适参与

这个神圣叙事，并具图腾之意。总之，人兽婚成了

佤族神话中特殊的艺术审美意象。

其实，在“文明”语境中，无论是人兽婚还是兄

妹婚，都是违背人伦和天伦的，或许是由于人们极不

接受，所以大多在神的旨意下曲折地完成，其结果也

是以怪胎葫芦或其他事物曲折地再生人类或万物。

就人兽婚而言，无论从艺术形式或艺术本质上看，都

极为扭曲，并严重丧失了应有的生态性及和谐美感。

然而，其和谐目的是明确的。这种想象性逻辑在佤

族神话中更是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由极端非和谐走向

“终极”和谐的规律，形成了以非和谐形式孕育和谐

内涵和目的的一种艺术典范。

为了达到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古代艺术采取非

和谐的表现形式并非罕见。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羲

结合图，是为了实现两性繁殖力的和谐结合；古代陶

器、崖画中生殖器夸张得与人体比例严重失调的人

物形象，追求的也是人类生殖力的和谐发展；“饕餮

食人”极端非和谐的恐怖造型背后，当是人们求得

与神和谐的强化，实为求神调和天人关系。可见，非

和之和审美形态普遍存在于古代艺术中，是具有一

定普适性的生存艺术，是人类普遍追求生态和谐审

美理想的高度渲染。

综上所述，人兽婚的艺术形式极不和谐，甚至是

丑的、反生态的。但是佤族神话以逆向思维进行了

特殊的审美创造，以非和谐的艺术形式抵达和谐的

审美本质，以丑的手段实现美的目的。当葫芦再生

出和谐大地时，人兽婚非和之和的本质目的自主澄

明，大地得以系统重构，原始审美范畴的天人整生得

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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